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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河流，这河流或许因为水流
湍急，使人们无法到达对岸。此刻，当我站在黄河西岸
的吴堡县川口村毛主席东渡的渡口，眺望那黄河之水
从眼前缓缓流过时，我怎么也无法想象1948年3月23
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机关是如何渡过黄河的。时间老
人假如存在，我会问他：当年的红军从哪里来，又将到
哪里去？

诗人说：红军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牧羊人说：红军从黑暗中来，到光明的地方去。
佛家说：红军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这就如同我，我从一条东渡船来，从一个女子对领

袖对红军的情感而来。曾几何时，这条船被淹没在黄河
岸边的一片山谷中，四季风侵蚀着经年岁月，却没有伤
透这条船的筋骨。当地的老百姓习惯把这条当年毛主席
坐过的船称作“一帆风顺”，也有人把它比喻成“龙船”。

我见到这条龙船，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夏日午后，在
西安美术学院大门南侧的荞麦园美术馆。

我原以为，荞麦园美术馆无非是个占地只有百八十平方米的小展室，里
边挂着一二十幅字画以及陈列着一些石头玉器等物件儿。当下，有很多的老
板在自己的公司会所建有大小不一的艺术馆。然而，等我真的走进荞麦园美
术馆，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这座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八九米高的仿窑洞式
建筑，面积总有1000多平方米，四壁挂满中外名人字画，也有很多诸如黄土地
系列的主题画作。我不知道西安市有多少座美术馆，但我敢说，荞麦园美术馆
肯定是独特的一个。我对传奇的荞麦园美术馆馆长荞荞不得不刮目相看。

参观完美术馆，荞荞把我们带到一神秘处，说要让我们看她的镇馆之
宝。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藏家都会拥有一两件自己稀罕的物件儿，有的是
古玩，有的是字画。荞荞不说，我还真猜不出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啊，一条大船！”借着午后刺眼的阳光，我被眼前呈现的一条七八米长
的木船惊住了。走到近前，只见船头的下方写着“东渡船”三个字。我问荞荞，
这东渡船是什么意思？荞荞说，这条船是她从陕北老家搬来的，可不要小看
这条木船，1948年 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 800多人东渡黄河到山西
就是坐的这条船，当时荞荞的爷爷就是老船长。

这条船太神奇了！听着荞荞的叙述，我的双手不由得轻轻抚摸起船儿
来。说来也巧，我背的帆布书包正好是印有毛主席画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
的那种军挎包。一旁的荞荞说，你可真神了，想不到你竟然把毛主席他老人
家请回来重新坐龙船。我说好啊，于是我把书包背正，坐在船头，和荞荞一起
照了一张合影。

离开龙船，我问荞荞：“你爷爷还健在吗？这条船为什么能保存得这么完
好？”

荞荞指着墙上的一张毛主席东渡黄河的照片说：“主席身后的那个船公
就是我家爷爷，他早已去世了。爷爷去世前，一直惦念着这条东渡船，他特别
叮咛我们这些后辈一定要保护好。”

“东渡船看来是你们薛家和川口人的一种情结，其中既有对领袖对红军
的无限深情，也体现着陕北人的淳朴、善良，重情重义。其中，也包含着一种
信念！”

对我的话，荞荞没有接茬。我知道，在陕北人的心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
题。是啊，自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后，他再也没有
回到养育他和红军13年的陕北。对于陕北的人民，是个莫大的遗憾。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去你的家乡到毛主席东渡的地方去看看。”我对荞
荞说，也对自己说。

“好啊，红色的孩子游览红色的圣地，这本身就充满神奇。”荞荞说。
东渡，东渡，何时我能到川口的毛主席东渡的渡口呢？
回京不久，恰逢一个作家采风团赴延安、榆林采风，我二话没说表示一

定去。到达绥德、佳县后，在白云山参观空隙，我查看了一下地图，发现此地
距东渡渡口只有几十里，于是我就对当地的朋友提出，能否让我到吴堡川口
毛主席和中央前委机关东渡渡口去看看。那位朋友说，渡口没有什么好看
的，只有一块不大的纪念碑。“不，哪怕只有一块石头，我也要看一看！”我坚
定地说。见我如此，朋友便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奔驰，两边的山峁峁上长满了枣树、谷子和土豆。五
六年前，我曾到延安的延川乾坤湾去采风，那也是一个枣儿即将成熟的季
节，回来后我写了散文《乾坤湾的枣林》。“我们陕北的土地很贫瘠，只能种这
些不值钱的东西。”司机见我那样的热爱陕北的黄土地，他一脸淡然的说。

“你们这里不是有很多的油田、矿山吗？”我不解地说。
“有是有，那也是富裕了一些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沾光！”
“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收入吗？”
“没有，一般靠年轻人到外边打工。”
“今年的大枣看着长势还不错。”
“那您可算猜错了，”司机把车放慢了速度，“这两年不知怎么了，这枣就

是不结果。”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们北京郊区也有大小年之说，是不是赶上小年

了？”
“不是。据说与大面积的放蜂有关。”
“蜜蜂可以帮助传粉，应该是好事啊？”
“那也不一定，蜜蜂都把糖采走了，枣儿还怎么长？”
“看来还真得请有关的农林专家看看，说不定蜜蜂是冤枉的呢。”
聊天中，黄河已然浮现在眼前。顺着黄河的西岸，我们一路前行。大约走

了20分钟，隐约看到川口的路标。司机说：“东渡渡口就要到了。”
到了，东渡，东渡！黄河，我终于来看你来了！
夕阳西下的黄河缓缓地流淌着，远山近景，构成一幅陕北的秋天图画。

我静静地伫立在“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前，深深地躬下身去，四处静悄悄的，
我的耳畔仿佛传来《黄河船夫曲》高亢的歌声：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
哎？几十几道弯上有几十几只船哎？几十几只船上有几十几根杆哎？几十几
个艄公哟嗬来把船儿搬……

川口村并不大，也就上百户人家。站在东渡渡口，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就
是这么一个小岸口，在两三天时间突然要集结上千人，硬要靠几条小木船把
那么多人运送到黄河对面的山西去。据文字记载，当毛主席坐在船上准备东
渡时，他突然对警卫员说他想游过去。这话虽然有玩笑的成分，但从后来毛
主席畅游长江、大海来看，他是不惧怕黄河的。

我走到一个高坡坡上，给远在西安的荞荞拨通电话，兴奋地告诉她，我现
在就在她的家乡，在毛主席东渡的渡口。荞荞说，你往西南的山梁梁上看，那
里有我家的窑洞，院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四周全是枣树。我按荞荞所说
的方向望去，由于有阳光的照耀，山梁梁的景象斑驳可见，那些建在山峁峁间
的窑洞点缀在茂密的枣林中，有的人家已经开始炊烟缭绕了，如诗如画。

荞荞叮咛我，到一趟东渡渡口不容易，要多照几张照片。我当然要照几
张照片了，可是当我用镜头对准渡口纪念碑、黄河、对面的山西以及满山的
窑洞树木时，我发现我的镜头有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把我心中的东渡
照出来。

夜幕渐渐降临，司机提醒说，我们该回去了。我抬头看了看荞荞家的方
向，我多想到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去看看啊。荞荞告诉我，自从她父亲去世后，
除了清明，她已经很少回家了。人没了亲人固然伤感，但如果连故土也没了，
那就更伤感了。写到此，我豁然明白荞荞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把东渡船从
老家的山坳里搬到西安城里的荞麦园了。

几天后来到延安，当地文化部门的朋友请我们晚上观看大型音乐会《延
安颂》。我问，是中央歌舞团来延安慰问演出吗？朋友回答，不是，是当地一位
企业家投资的一个民营剧团的演出，每天晚上都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由于晚饭时间延长，我们走进延安大礼堂观看演出时，演出已经开始
了。借着台上的灯光，我双眼扫了一下剧场，估计也就七八十人，上座率不足
六分之一。尽管如此，演员们表演得依然很认真。那熟悉的舞蹈与歌声，让我
又想起了中央红军在陕北的13年。与人民心贴心的红军，与红军亲如一家
的陕北人民，光芒万丈的延安精神啊！我同时在想，这样的演出如果放在北
京，每天的观众也只能有百八十人吗？据我所知，北京的演出市场异常火爆，
每天都有二三十场，观众上座率很少有低于80%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
下，在文化人群分流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电视、剧场每天都上演红色剧目，
更不能强求每个观众每天都必须看红色经典。可我总以为，这些美好的作品
还是能够被更多的人铭记为好。但怎样才能做到，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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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赶到这里已经很浅了，很静了。几乎没有声息的黄河，远远不如它身边
的这片草场活跃。

是谁喊住了我？是谁让我的脚步停下？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片似乎没有边际的草场，有海里的风来，它就是一堵吹不透的大墙，有天上

的雨来，它就是覆盖大地淋不湿的一蓬硕大的衣盖。风暴潮袭来时，它就是静谧的
港湾，汛期的大河和涨潮的大海撕咬时，它就是一支闲泊的老船。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芦苇生在水间一片连成一片，像另一个海；随风吹来、随水漂来的外乡树种，

长大突兀成招摇的风景，像一群群守护者；大胆的游鱼自由地穿行在泥草间，顽皮
而任性；天鹅或野鸭不时从草间出没，高纵或低旋总离不开那个风雨飘摇之
所……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腾空燃起的簇簇狼烟篝火，可是当年武圣传家的用兵之道？睿智多谋的孙

武利剑一挥，正进行着一场聪慧诡秘的布阵！秦王世民东征的铁骑踏碎宁静，那刷
刷作响的草间，可是当年掩藏着的彪悍勇士，正等待着一场有备而战的厮杀？苍苍
黄水一路奔涌一路洒尽泪和歌，终于在入海口完成最后的注解。天地和韵，风雨交
响，繁盛出一片浩浩荡荡东部大草场，大汶流、小孤岛、神仙沟、一棵树……这些草
场姓氏蕴含着黄河不朽的迁移史。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远嫁的新娘临行还张望着青草隐没处没有主人的羊群，牧牛少年爬上草场高

岗，眺望美丽变幻的远处的天空，割草的老人一个动作复制一生，一个草窝徘徊一
生，有割不完的草看不到边的草，总是满怀欣喜。

我抓一束草叶折几茎草杆采一把草籽，放进黄河，祈愿它漂流传播，落地生根。
是谁送我过河的？是谁送船家出海的？
是那片草场忽然吸引住了我。

黄河口草场
□张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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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人漂流
□任芙康

他告诉家人，将出门漂流一趟。为什么？！他听出反
应的罕见，有个惶惑不安的问号，还有个劈头盖脸的叹
号。只怨自己未说清楚，便解释，“漂流”并非寻常意义
上的人生状态，亦非漂流达人时有失踪、遇难的探险，
仅仅是一项性命无虞的水上运动。

家人回过神儿来，旋即问询行程的种种细节。眼下
出门在外，阴阳交错的不友善，越来越普遍。家人的疑
虑，半点都不多余。他于是引经据典说了一段话。夜郎
自大与黔驴技穷，这两句贬义成语，就剑指此行目的
地。然百年、千年以来，该地民众，任人笑谈，如闻耳旁
之风，迄无是非之徒，以“地域歧视”为由，啸聚抗议。结
论是，投身如此豁达、自信的族群，必会一路顺风。

空中航线与高速公路联手，六个多小时，便让他从
渤海岸边，移身于黔东南崇山峻岭间的杉木河。二十
多年前，一帮时尚青年，筚路蓝缕，跋涉寻觅，惊见此
河。整装试水，一漂成功。年复一年，杉木河以他处
不及之诸般优长，声名远播，牢牢奠定其“华夏首漂”的
宝座。

接踵而至的电瓶车，将一律短打扮的男女老少，送
抵漂流起端。一条橡皮艇可上两人，胆大者只身独漂，
会被同意。岸边司职指点的水手，个个面容和善，逐一
检视，救生衣穿戴稍有草率，毫无通融，扣艇不放。

码头这一段，河面宽约二十来米，流速从容，几乎
无人踌躇，雀跃登艇。多为异性结伙，好照应，兼有趣。
当然，两雄共舞、双雌齐飞亦不在少数。他的艇友，曾于
别地漂过，新老搭档，令人心安。坐定之后，仰身上望，
两岸峭壁高耸而紧凑，白云蓝天只是一条不规则的窄

条儿。平时都知道，人之吸氧，均在无知无觉间。可此刻
分外奇异，氧气居然带着又鲜又嫩的味道，扑鼻而来。
扭腰一捧清水入口，同样的鲜与嫩，会在周身穿行。

离开码头不久，皮艇磕碰颠簸起来，不远处，出现
一个由水势落差形成的浅滩。倏忽间，皮艇顺流而下。
前边一只艇上，撩起惊喜的尖叫。异响似乎成为某种挑
逗，河流即刻还以颜色，炫技般露出撒野的本相。一个
水滩，又一个水滩，前后的尖叫开始变味。滩与滩的间
隔，愈来愈短；滩与滩的高度，愈来愈玄。水流轰然声
中，怪石交错，蛮横挡道，皮艇拦腰撞击，再即将弹回，
多番重锤，反复摔打，酷似可怜虫惨遭群殴。前后左右，
频频人仰马翻。

艇友果是老练，吩咐他蹬腿坐直，紧扶艇帮，而勿
有其他举动。多数皮艇翻掉，皆因操作过度。欲与水势
作对，就必遭落水下场。这伙计话音未落，惊涛骇浪中，
皮艇悬空翻转，对方“哇噻”一声，只叫出一半，两人已
脱艇而飞。这架势干脆之至，不问青红皂白，所有来客，
概无商榷，咣当一下，扣进一口沸腾的水锅。

待他浮出水面，用脚一够，潭深无底。此时此境，于
“旱鸭子”而言，救生衣便是绝对的护身符。稍后现身的
艇友，享受般地腾挪着，兴奋无比：你说，你说，是不是
翻了更痛快？千真万确，成了落汤鸡，有了透身爽，体内
似乎开始漫溢出漂流的奇妙。皮艇开拔之后，身份、地
位一笔消解，挨撞、呛水，人人平等，均需“亲自”，旁人
无法代劳。他忽生怪念，如若有谁辞世心切，不妨选择
漂流式投河，体体面面的断送，既无自尽痕迹，反倒挥
洒出悲壮。

二人翻身上艇，竟有些乏了。皮艇懒洋洋地漂着，
可看出河也累了。拐过一个几呈直角的弯道，水面甚
宽，一列老少招手吆喝。临近方明白他们殷殷呼唤，是
迎候上岸用餐。腹中其实早就饥肠翻动，添加粮草可谓
恰逢其时。只可惜这些游击餐摊，选址欠缺推敲。艇上
男女，纵使富甲天下，此刻亦会身无分文，现钞、银行卡
之类，均锁存下游终点。又设想，即或有法支付饭钱，湿
淋淋的衣裤，裹缠毕露的身架，山民围观之下，谁又有
本事，将山珍、河鲜吃出坦然和愉快？

虽无口福，不必遗憾。一段平顺的水路，可作精神
补偿，小波微澜，聊以休闲。河水流出悠悠节奏，但觉柔
情甫去，诗意又来。之前二十多华里的汹涌澎湃，当然
尽可抒情，但种种猝不及防，往往让人别有专注，即便
化作诗行，无非类似较劲的口号。

“瞌睡虫们，天快亮了！”忽听岸上水手高喊，一语
双关。惊觉过来，四下环顾，静静移动的皮艇上，坐姿甚
少，多为睡相。斜阳暖身，闭目假寐，实在选对了地方。
转瞬水声哗哗，到得跟前，果然“天亮”，远处的河堤与
建筑，露出终点端倪。约达千米之遥一段河床，以延绵
始终的坡度，鬼斧神工，谱写出活蹦乱跳的漂流绝唱。
左冲右突的水流，臻于左右逢源，让每艘皮艇，不分尊
卑高下地，收获乘风破浪、逢凶化吉的快感。俭约又奢
侈的漂流，端的是一项高级运动。无惊无险没有意思，
有惊有险才有意思；险到夺命没有意思，惊到落水才有
意思；距离过短、浅尝辄止没有意思，水程适当、余勇可
贾才有意思。而杉木河，竟然如此深谙漂流真谛，表现
优秀，分寸可人，一切恰好。

终点码头，刚刚同舟共济的水上健儿，迅速“相忘
于江湖”，四下散去。广告牌图文并茂，期望凯旋的人们
铭记杉木河洗礼，欢迎岁岁重温，以助推迎对人生激流
的豪情。空气里，布满肉类烤熟、薯类蒸透的香味。他一
概忽略，第一时间领出手机，禀报平安。

远方那头，竟无多话，连声“好、好、好”。他不知道
的是，自“浪子”启程之日，就开始忐忑漂流的家人，这
下也靠岸了。

■土地与生长■生活质感

蓝衫布履 书生本色
──忆曾文渊──忆曾文渊 □□陈再钧陈再钧

■纪 念曾文渊同志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众
多知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之一，长期活
跃在文学领域，是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
评论、文学研究的学者。

和曾文渊相识在上世纪 80年代初，
那时《文学报》正在筹办之中，我在总编
辑办公室，他主持理论部工作。《文学报》
的即将问世，引起了文坛和相关方面的
关注。事实上，《文学报》正式出版前夕，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已有各种风声和议
论。面对文学艺术界各种思潮的纷争，
作为报社理论部领军人物，曾文渊必须
认真辨别和准确把握，肩上的担子实在
不轻，况且那时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原单
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大
堆事仍需他处理，无奈他只好两方面兼
顾，十分辛苦。

随着《文学报》的创刊及逐步发展，
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继续负责理
论部工作。初创时期的《文学报》工作很
忙，要组织一批高质量、有社会影响、经
得起历史考验的好文章，不是一件容易
事，为此他不辞辛劳，亲自赴北京等地拜
访文学界要人，多方联系组稿。那时的
交通与通讯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为一
篇稿子来回折腾是常有的事。他事业心
强，从不诉苦。

自从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后，
我与他的接触和交往也慢慢多了。上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上海从事文
艺报刊理论编辑和文学评论、研究工
作。上世纪60年代初，叶以群主编《文
学的基本原理》，编写小组就有文渊。
他执笔的章节就包括《文学评论》这一
章。这本书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及
80 年代前半期，曾被大学文科用作教
材，有很大的影响。

曾文渊很勤奋，利用业余时间写了
很多评论文章。他主张社会主义文学
要有各种不同流派，著有文学评论集

《小说风云》《文坛风景》、散文集《文苑
旧事》，以及散见于报刊的《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批评和自我

批评中前进》等数十篇有较高质量的评
论文章。如评论刘白羽、杨朔、秦牧散文
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与文学风格的多
样性》，讲的是社会主义文学在政治方向
一致性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不
同的艺术风格，文中观点引起了读者的
关注，常被人提及，为《当代文学研究丛
书·刘白羽专集》所收辑。再如《文学流
派应当发展》一文，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谈
论文学流派的文章；《谁家的“文学批评
理论”？》在《文艺报》发表后，被其他报刊
摘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
艺》发表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所
收录。

1981年春节过后，曾文渊和全国 19
位中青年评论家在北京参加了由《文艺
报》举办的为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而
作准备的中篇小说读书班。2 月 12 日，
读书班听了周扬不久前在一次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周扬时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他在讲
话中多次提到 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
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是为学习和贯
彻这次会议精神而召开的。周扬在座谈
会上谈了五个问题：一、与党中央在政治
上保持一致问题；二、学习要结合实际，
总结经验；三、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来文
艺工作的形势；四、关于创作自由、批评
自由与艺术民主问题；五、文艺单位的改
革、调整问题。曾文渊洞察时事，认为周
扬的这个讲话精神很重要，应在即将创
刊的《文学报》上首先公开发表，以飨读
者。因为是录音讲话，很多地方录得不
清楚，很难按原样整理出来，所以他只能
和其他同志对笔记，择其要点，采用问答

形式，费了很大的劲整理出来，并加了主
标题“文艺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
保持一致”，副题是“周扬同志就当前文
艺工作答本报记者问”，然后专门拜访面
晤周扬，当面请教交流，彼此相谈甚欢，并
呈交访谈录请他审阅。随后他与周扬秘
书多次电话联系，得知周扬很忙，并回答
这个谈话《文学报》单独抢先发表不好，要
发表的话将来统一安排。于是他的努力
只能就此而止。过后不久，杜宣出访途径
北京，碰到周扬谈及此事，周扬谦虚地说，
他那次讲话讲得很零乱，整理成那个样子
很不错，还对整理者夸奖了一番。杜宣同
志从北京给报社同志写信时提及了此事，
从杜宣的信中可以看出，周扬对访谈录是
首肯的。他之所以不同意公开发表，主要
是从当时文艺界情况考虑的。有关这个
访谈录的全部内容，已收入曾文渊的《文
苑旧事》一书中。

我曾拜读过曾文渊上世纪 80 年代
出版的评论集《小说风云》。他的《透视
和描绘复杂的人生》一文，以精辟的论述
对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给予很高的评
价。在随后的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
中，《人生》 果然得奖，由此可见他眼
光的锐利。曾文渊的评论文章十分注重
对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思想的把握，
注意将作品放在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和
创作道路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他的《相
知·相识·相重》一文，论《保卫延安》和冯
雪峰的评论，1983年6月9日在《文学报》
发表后，杜鹏程两次写信给他，说文章

“写得事实准确，见解深刻，而且挺有感
情”，“是好文章”。同样，他的《八十年代
上海风情录》一文，评程乃珊中篇小

说，条分缕析地论述，既充分肯定小说
的四个特点，同时善意地、实事求是地
指出了她创作上的弱点，如生活面较为
狭窄、视野不够开阔而带来看问题不够
准确等。程乃珊见文后，即电告文渊：
文章写的很实在，同意所提意见，表示
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文渊著文严
谨，他不是那种像鲁迅先生说的“以为
一做评论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更不是
轻率地“速成和乱评”之类。他常与我谈
起，“搞创作要有独创风格，搞评论要有
独特见解”。

文渊人缘好，口碑佳，文脉广。著名
学者王元化信任他，把不少文稿和资料
拜托他整理。林默涵也赏识他，从北京
来电表明自己的文稿由曾文渊改定即
可。在我的印象中，原《文学报》编委的
一些老领导都知道文渊的才华，亦倍加
器重。

曾文渊年长我十几岁，是我敬重的
老师，可他却从不这么认为。他谦虚地
对我说“活到老，学到老。都是同事嘛，
相互学习”，坚持不让我称他为老师。我
无奈只能直呼老曾，他很高兴，亲切地叫
我小陈，我感慨万分。我自知学疏才浅，
腹内空空。平时读书看报遇不解之处，
请教的老师就是文渊同志。

曾文渊任《文学报》副总编辑，当了
领导他更加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本色不
变。一切应酬场合均与他无关，埋头工
作搞学问是他的习惯 。他是《文学报》
元老，对《文学报》有深厚的感情。晚年
他身体一直不好，疾病缠身，长期住院，
但他仍关心和热爱《文学报》，不时对报
社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与有益的建议。
作为厦大的一名学子，母校永远在他心
中，每每念及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言
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是眷恋和感恩。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和曾文渊从
相识至他离世，整整 33 个春秋，风风雨
雨，点点滴滴，言犹不尽。我敬仰他的人
品、文品和学者风范。我想起同事陆梅
为他所作的挽联：“一生简朴书生本色系
文坛，两袖清风蓝衫布履留风景”。


